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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脏了，哪里有水渍，微信群

里就会被马上公开提醒。处理速

度要快，因为他们很怕被投诉。

另一点，社会对洁净的要求几乎

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比如，洗

手台不能有任何水滴，地板上不

能有湿的印子，公共区域不能有

任何垃圾，而要做到这些，就需

要保洁员随时随地处在一个“永

动机”状态，休息自然成了奢望。

保洁的工作需要“隐身”，

人们不需要看到保洁员是怎么工

作的，只需要进来是干净的；但

保安需要大庭广众之下去做，比

如车辆指引、登记、巡逻等，虽

然算有固定休息室，但工作依然

被高度监控。网约车和外卖小哥

在户外移动，他们可能自由度相

对较高，但生活不规律。

我认为，保洁员基本权利的

根本不在于需要一个“休息室”，

而是要有正当休息的权利以及提

高单位时间薪水。这样的呼吁，有

可能更具体地改善一群人的生活

处境。

《新民周刊》：在生存面前，

人的尊严和权利很多情况下是被

后置的。对此你保持乐观还是悲

观？目前你关注到的解决方案或

措施，能一定程度改善现状吗？

张小满：保洁员的话题，是

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又被重新讨

论起来的。关于基层劳动者的尊

严喊了几十年，这本书的意义在

于它能让保洁员的处境被大家看

到，了解真实的世界如何运作，

但解决问题不是一本书能做到

的。

最近我看到上海由总工会牵

头做的措施，很有成效。在城市

里生活，大家很少能“向下看”。

或者说在家庭生活里也一样，有

时你会不自觉在剥削别人的劳

动、无视别人的劳动。有时你看

不到保洁、保安、菜贩、快递员，

有时你也看不到你的配偶、同事、

子女。我想，君子检身，常若有

过，要常觉有愧，要看到别人，

或许也能因此，让自己成为更完

整的人。

当一家公司连工人的工资都

很难发出时，你也很难说让它去

兼顾每个员工。这点上，我内心

是很悲观的，但仍要在悲观中保

持乐观，要相信“保洁员应该有

一间休息室”的权利争取是正当

的，且应该被实现。

《新民周刊》：保洁员群

体的故事，本质上也映照着我们

很多人未来的处境，对于中老年

或者未来的中老年就业和职场问

题，你是否也有过思考？ 

张小满：表面上看是中老年

的就业问题，实际上是更大的养

老问题。比如，我的父亲年轻时

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现在65岁了，

从 60岁他开始领养老金，每个月

几百块，非常少。即便自己的儿女

再能挣钱，他们也不想用儿女的

钱。他们觉得只要有手有脚，能

挣钱，得到基本尊重就可以了。

母亲一辈子都是体力劳动的

蓝领，而我看似是跃入“体面阶层”

的白领，母亲向来以此为荣。但后

来，随着记录故事的推进，我得

以重新回望、珍重自己的来处，也

越来越感到，自己很多看似努力

的行为，看似接触到的圈子，其实

不堪一击。

右图：深圳一超
级商场内，保洁
员开着扫地车清
扫地面，经过巨
幅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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